六  吴江南社社员斋名表
上海著名“补白大王”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说过，南社社友多数取有斋名，聊以表明自己写作的处所。这些斋舍是否一定确有其处，并不一定。有的确有其处，有的则是空中楼阁，随意题取的，甚至绳枢瓮牖局居斗室，却题成什么轩，什么馆，什么山房，名称很高雅的。吴江南社社员，包括南社、新南社，以及南社纪念会和南社湘集的成员，总共139位。统计下来，留有书斋名称的只有30多位，近百个斋名。一个人可以一个斋名，也可以有多个斋名，随着时间推移、遭遇变迁，斋名往往有所不同。柳亚子使用过的斋名多达20来个，其中“磨剑室”从1903年起到1927年，至少使用了24个年头，其他的斋名往往随着时空的改变而变化，1927年柳亚子出亡日本，在那里他的书斋名取为“乐天庐”，抗日战争开始，在上海孤岛有“活埋庵”之设，接下来到香港有“羿楼”，到桂林有“射日斋”，到北京再取“上天下地之庐”。朱剑芒与王大觉的书斋也比较多，分别有7个和6个，余下20多人分别搜寻到一个斋名，更多的人连一个都没有。这里的原因有二，有些南社社员的确没有取什么斋名，更多的是没有搜寻到，在此祈求方家补正。

斋名的形式，几乎全是偏正式结构，前半部分是饱含主人志趣的修饰词，后半部分是表示建筑式样的名词。这个名词，常用斋、室、庵、轩、堂、亭、庐、龛、簃、馆、楼、阁、山房、书屋、草堂、小筑等命名。

书斋，简称斋。《论语》：“斋必变食，居必迁坐，自禋洁也。”看来所谓斋，与斋戒有关。因此与斋密切相关的就是：环境整洁、身心虔诚，不食酒荤。也许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宜闭门读书、埋头写作，久而久之，斋就与书联系起来，成为书房。拿现代的话来说，书斋是家庭的绿洲，知识的摇篮。不过，南社社员处于中原板荡，民不聊生的时代，居家必备的卧室、厨房，尚且要一室多用，要想寻觅独立整洁雅静的书房，谈何容易！柳亚子先生在黎里周寿恩堂旧居，设有红梨阁书斋，用于藏书，是非常逼仄的，安排三个书橱之后，只能再放一把椅子。须知民国时期的柳亚子，家庭还是相对富有的，其他南社成员的书斋，大多非常简陋。好在研究南社社员的书斋，并不重在时间、地点，更不在于如何幽雅高档，重点由斋名探讨斋主的风骨气派，及其寄概寓情。

取斋名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艺术，有对人生的感悟，有对未来的期望；有形象描绘的，有直抒胸臆的；有一目了然的，也有隐晦曲折的。为了取一个好的斋名，主人常常煞费苦心，倾其心力，尽其才情，务使立意、含义、读音、书写，符合诗情画意，洋溢着书卷气。咀嚼吴江南社社员的斋名，可以领略斋主的不同风格，可以触摸到他们的种种脉搏。

一，斋主明示心态，直抒情怀的。

南社社员以直抒胸臆表明心态的书斋最多，颇有代表性的要数柳亚子的“磨剑室”与蔡寅的“四铁斋”了。吴江北厍午梦堂后裔叶楚伧的书斋取名很怪，叫“我本荒唐室”，也是一种独辟蹊径传情达意的书斋。
二，描摹环境，透露情思的。

描摹环境以王大觉和叶楚伧的书斋较为典型，王、叶两人早年都在周庄生活，周庄有两座富有特征的石桥，世德桥和永安桥，前者为拱形，后者为梁式，横竖相连，三步可以踏跨两桥。王大觉就以“双桥老屋”命名自己的书斋。叶楚伧一样，对双桥喜爱有加，于是叶氏有“双河桥寓所”之设。黎里周云的“卷室”也是描摹环境从中透露主人情思的书斋。
三，借物言志，抒发情思的。

黎里怪才顾悼秋的“僵梅庵”是借物言志的典型书斋，与龚自珍的“病梅馆”真有异曲同工之奏。还有松陵镇周迦陵的“传笏堂”也属于这一类。

四，景仰前贤，激励前行的。

柳亚子先生黎里故居的第四进七楼七底一幢楼房，曾命名为“拜孙悼李楼”，此楼的命名，在列宁逝世之后与孙中山逝世之前。柳亚子还有一个书斋“礼蓉招桂龛”，也作“礼蓉招桂庵”，此斋专为悼念张应春烈士而取。
南社是文人的团体，他们的书斋带着浓厚的书卷气，往往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段。

最多的是用典。平望的范光有“虚受斋”。“虚受”一词，典出陈寿《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莘塔凌昭懿有“耕莘堂”，典出《孟子·万章上》。周云的“开鉴草堂”，典出朱熹的《观书有感》。最有趣味的用典是黎里的蔡真，他的书斋名为“拊蕉桐馆”，与蔡邕有关，在蔡真嘴里，还与曹操与杨修有关。
运用比喻的也很多。黎里朱剑芒的“双燕归巢庐”与同里杨千里的“茧庐”都是设喻的好斋名。

运用借代的，如莘塔凌景坚的“紫云楼”，“紫云”二字是砚台的借代词，还有顾悼秋的“服媚室”。

运用夸张的，陈去病的“百尺楼”和王大觉的“百花万卷草堂”等。
运用截取与引用手法的。芦墟许半龙的“师让小筑”，截取、引用《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于师”句意。震泽徐子为的“只可楼”，也是截取与引用的斋名。
书斋的命名，多数属于自诉性情，自陈志趣的，也有自嘲讽世的，比如柳亚子的“活埋庵”， 不仅有自嘲有愤慨更有辛辣的讽刺。这众多的斋名，或庄或谐，全与斋主的人格个性密切相关。书斋是文人主体精神的外化，钱祖宪的“畏垒山房”，跳动着有见地的知识分子改造家乡的一颗雄心；书斋的名称映现着时代的信息，范烟桥的“歌哭于斯亭”与叶楚伧的“我本荒唐室”，虽然都指写作小说而言，但如果身处太平盛世，决不会在书斋中出现歌哭与荒唐一类的字眼。至于南社主帅柳亚子的斋名，假如把磨剑室、夏寓、拜孙悼李楼、乐天庐、礼蓉招桂龛、活埋庵、羿楼、射日斋、上天下地之庐，一一串联起来，从纵向看，可以理清柳亚子先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从横向看，可以显示中国社会的动荡与苦难。总之，斋名反映的不仅是文人的精神世界，更反映了深广的社会内容。

本节汇集了南社社员近百个书斋名称，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对一些书斋名称已经很难从字面上窥见其内在意义，下面逐一罗列，作出一定的介绍，有的斋名，限于阅历更限于水平，只能仅仅罗列一下它的名称，以待方家指教。
王汾   明月梅花馆
王大觉　玉燕堂　双桥老屋　百花万卷草堂　风雨闭门斋　幻花室　莲禅室　

玉燕堂　双桥老屋

王大觉10岁那年，随祖母迁居周庄的后港。大觉祖上有“玉燕堂”，与周庄的张厅同名。张厅是明代建筑，原名怡顺堂，相传为明代中山王徐达之弟徐逵后裔于正统年间所建。清初转归张家，堂号改称“玉燕堂”，俗称张厅。张家玉燕堂门厅右侧有两座石桥，一名世德，一名永安，一横一竖，一圆一方，三步两桥，双双相连。后港与张厅相距不远，大觉就将玉燕堂和双桥老屋设为自己的书斋名。

双桥在水乡江南，并不罕见，不过周庄的双桥却因一幅油画《故乡的回忆》而名声大噪。1984年，陈逸飞的油画作品在美国展出，美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购下了陈以双桥为题材的油画，访问中国时将它赠送给了邓小平，自此，周庄的双桥举世闻名。王大觉如果泉下有知，也当感到欣慰。

百花万卷草堂

此草堂是王大觉立志自学的居室，万卷，指藏书的数量，百花，指藏书的品种。王大觉生性聪慧，接受能力特强。7岁入家塾，不论寒冬还是酷暑，夜夜苦读至鸡鸣。10岁那年，随祖母到周庄，进沈氏两等小学，得到沈廷镛、沈廷钟两位老师的精心培育，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廷镛师多次说：“此儿非池中物也。”民国元年夏，小学毕业，他不愿离开母校，继续在校接受老师指导。次年，年仅15岁的王大觉就加入了柳亚子等人创建的南社。1914年，决意在家自学。王家世代书香，遗留下来的书籍颇多，大觉把赁居的三间书屋略加修葺，题名为“百花万卷草堂”。为了全知天下事，他订阅了上海发行的众多报章、杂志，矢志广观博览，结合社会现实以深入进行探讨。他看到政府腐败，国事日非，每每以诗文针砭时弊。

风雨闭门斋

1918年，王大觉21岁，他将“百花万卷草堂”重加整修，窗前植玫瑰数枝，天井里栽月季一畦，屋后掘曲池一泓，环境幽雅，置身其间心情格外舒畅。友人有诗：“鸡鸣风雨闭门时，门外车声千里迟。乍望楚山逢宋玉，正弹流水对钟期”，非常切合大觉心绪，大觉决定将“百花万卷草堂”改名为“风雨闭门斋”，晨夕吟咏其间。

幻花室　莲禅室

王大觉于学无所不窥，对于佛学，也有所研究。他自取大觉为字，又号幻花，书斋幻花室、莲禅室，都与佛教相关。大觉于学细大不捐，而且贪多务得，过于勤奋，过度劳累，营养跟不上，终致患上了肺结核。他不仅书读得多，写作也多，而且多种文体多个篇幅同时开笔。每天都要熬夜，常常稿纸边一碟黄豆，一碗黄酒，不到半夜三更不肯停手。早在民国八年，就因肺病发作而回家休养。1926年再次操劳过度而旧病复发，卧床10月，终于不治，至1927年中秋节去世，年仅31岁。幻花室、莲禅室的取名，透露了大觉自知寿命不永的信息。
叶楚伧　世徽楼、双河桥寓庐、箫引楼、我本荒唐室　　
世徽楼

徽，是标志或符号的意思，叶楚伧取此楼名，是他的骄傲。叶楚伧祖居吴江北厍叶家埭，自明永乐至清光绪年间，叶氏家族产生了进士9名，举人17名，秀才37名，当过县教谕以上官职者19人。到明朝末年，叶家出了文学家叶绍袁，与妻子沈宜修，育有8个子女，个个聪慧能文，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叶燮，著作《原诗》被称为“开一代风气”的代表作。一家10口，互相唱和，合辑成《午梦堂全集》，时人有联语赞叹道：“人俱有集，未闻妇德之相谐；子即多才，宁见女宗之并秀”。

徽，徽音，又可以理解为美好的名声，多用于女子。叶天寥女儿叶小鸾，工诗善画，素有明代才女之称。叶楚伧在民国初元，编订了《午梦堂遗集》，后访得叶小鸾之墓，斥资加以整修，后又请南社社友苏曼殊绘作《汾堤吊梦图》，悬挂在书斋内聊作纪念。因此，很自然的将此书斋取名为世徽楼。

双河桥寓庐

叶楚伧的出生地周庄，有世德桥和永安桥，横竖相连，三步可以踏跨两桥。看来叶楚伧与王大觉一样，大觉有“双桥老屋”之设，叶氏则有“双河桥寓所”之设。

箫引楼

叶楚伧运用了萧史弄玉之典，将自己笔耕的楼房取名为“箫引楼”。传说萧史善吹箫，能作凤鸣。秦穆公将女儿弄玉嫁给他，并为他俩筑了凤楼。萧史教弄玉吹箫，学凤鸣叫，后来飞来一龙一凤，萧史乘龙，弄玉乘凤，夫妇同登仙界。叶氏取有笔名“小凤”，在上海主笔《民国日报》时，创作了许多风格接近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文笔秀丽，灵动轻盈，仿佛出于女子之手，南社社友王大觉曾评论道：“不脱吴儿山温水软之习”。叶楚伧体格雄伟，相貌堂堂，南人而北相，当时南社中人有“以貌求之不愧楚伧，以文求之不愧小凤”的美称。
我本荒唐室

昔人有云：人间本荒唐，颠狂又何妨？叶楚伧的荒唐是就自己撰写小说而言。狄君武先生说过一段话：“当年的《民国日报》，是家无隔宿粮，吃了今日，没有明天，全赖叶楚伧一力支撑。文章出自他胸中，钱要他奔走，捕房来找麻烦，还要他去吃官司。”(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笔雄万夫》59页)在这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叶楚伧为了他的《民国日报》，经常熬夜写小说，当然是挖空心思，杜撰编造，以投稿别刊换来稿费，勉强维持生计，甚至用于购买纸张，不致停刊。

叶楚伧对自己的小说，多次说“不敢自珍”。他在《箫引楼稗钞·自序》中有一段话可作注脚：“余之杂文(叶氏的杂文包括小说)余之寿也。过一日少一日之寿，而文亦如日之不可复留也。数年以来计字论文，不可为少，而余无一字存也。非不欲存，性不好此耳。噫，既不好而不得不日日为之，此非大恨大苦哉!”(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叶楚伧诗文集》239页)读完上面一段话，对于叶氏我本荒唐室，当可有深一层的理解。

朱剑芒 剑庐  秋棠室　梦桃花庵  吹花嚼蕊庐　莺愁蝶倦室　春雨楼   双燕归巢庐  

剑庐

朱剑芒本名仲康，由于仰慕汉代侠士朱家而改名慕家，号剑芒，以剑庐为书斋名。剑，象征他雄强、豪放的一面，这是朱剑芒性格中重要的侧面，因而他的诗词，不仅有朱家，还有《咏范睢》等述志之作。他的笔名师侠、大赤、天摩、古狂等，也可以应征。

秋棠室

朱剑芒更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他的感情丰富、细腻而又敏感，作为南社诗词名家，他的诗词有豪放存在，但主导风格还是委婉。这在秋棠室书斋取名可以略见一斑。秋棠，秋海棠的缩略，秋海棠，又名相思草、断肠花，诗人描摹此物实有寄托。
春雨楼

与秋棠室相仿，同剑芒创作婉约诗词相和谐。南社畸人苏曼殊，民国初年来吴江，朱剑芒与他相识，后来朱到上海教书，两人交往渐多。1918年，曼殊年仅35岁去世，剑芒十分伤心。剑芒非常喜爱曼殊的诗歌。这“春雨楼”就拈自曼殊的《七绝·本事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春雨楼之设，还有怀念友人的情思。

吹花嚼蕊庐　莺愁蝶倦室

前者出自宋张孝祥的《忆秦娥》：“ 天一角，南枝向我情如昨。情如昨，水寒烟淡，雾轻云薄。  吹花嚼蕊愁无托，年华冉冉惊离索。惊离索，倩春留住，莫教摇落。”后者出在《红楼梦》，探春与宝玉合作的《南柯子》一词：“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吹花嚼蕊”，含英咀华的同义语，莺愁蝶倦，情由景牵的好注解。此庐此室，诗人尽显婉约的情思。
梦桃花庵

1920年后，朱剑芒迁居苏州阊门吴趋坊，住地与唐伯虎故居桃花庵相邻，于是才有此书斋之设。

双燕归巢庐

朱剑芒与盛泽王湘君自1910年成婚，相濡以沫，金婚之年，依然相敬如宾。双燕归巢庐是夫妇俩的爱巢、老巢。在朱剑芒的诗词里，有不少写到夫人。民国初年，朱剑芒患上了脚气病，医生不让喝酒，夫人监督得很紧，朱有“病足归里燕居无聊，时向内子索藏酒，虑其弗应，恒以新诗为偿酒之券”，只有写出新诗，夫人才破例让他一过酒瘾。王湘君也善吟，夫唱妇随，闺中其乐融融。在剑芒诗词中，捡得《与内子湘君联句，得两绝》：“背井离乡岁几更，萧萧蓬鬓奈浮生(芒)。文章更是名山业，末世休期衣锦荣(湘)。”“伏案学书怜弱女(芒)，投怀索食爱娇儿(湘)。一樽一卷消元夜(芒)，要识蓬门乐在兹(湘)。”剑芒奔波在外，写有不少闺词与寄内诗，仔细读来，真为他们夫妻感情弥笃而感动。

朱云光  箫心剑态楼  　

箫心，借代情致，丰富的情思，指柔的一面；剑态，侠骨胆识，指刚的一面，二者相合则刚柔并济。典出龚自珍《湘月》词自注引洪子骏《金缕曲》词句：“傲骨幽情箫与剑，问箫心剑态谁能画？”
许半龙　静观轩　师让小筑　传经堂　　

静观轩

静观轩，顾名思义，乃静观自适的节略语。在此，不但有安常处顺的恬淡，处之泰然的远望，更有运筹帷幄的深邃，舍生取义的大度与大悟。该书斋，犹如座右铭。

师让小筑

出自《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于师”之句。许观的“师让”，遇师而让，还是遇师不让？让与不让，都可，只要以仁为任，都可。格言警句，颇有思辨性。

传经堂

许观祖上堂号，与兄许康侯共有。

许康侯

池上小筑

杨天骥　茧庐　

杨天骥，字骏公，号千里，是一匹行空的天马，无拘无束，纵横驰骋，他的志向重在参政。天骥又是书生，他必须静下心来，读书写作，吟诗填词，还搞书法篆刻。对此，大有“缚己自作茧, 养心吾结庐”的感悟，于是就将书斋以茧庐为名。他的吟诵与印稿，有《茧庐吟草》和《茧庐治印存稿》等。

杨济震

孤室

民国九年，杨济震作有《孤室记》，谈到自家祖居松陵，祖父举家移居同里。民国六年济震19岁，父亲弃世。从此济震支撑门户，发愤读书。“盖予孤僻成性，不与时俗伍。惟此斗室，纵不若颜子之陋巷，而予实据为披吟之地，以自写其乐也，于是颜其名曰孤室。”“今予室之中有经史百家之文，韩柳欧苏之侣，假期归来，日惟探索吟讽，含英咀华，予虽孤而不孤也。”稍后，杨又请人画了《孤室读书图》，以作寄寓。
吴抗云　拥髻笺愁馆　

吴家骅   乐寿堂   绿野草堂   言晤一室   评花小憇　

乐寿堂  吴介安祖上传下来的堂号

绿野草堂

介安祖辈和父辈都重视儿女的文化教育。介安自小就喜爱读书、藏书，自立后特辟绿野草堂作为藏书之所，旁辟书房，用于写作。

评花小憇

吴介安闲来喜欢莳花种草，他家没有花园，不过每一进的院子特别宽敞，这同黎里镇的格局有关。全镇由上岸、下岸和横街三部分组成，布局呈“丁”字形。吴介安家在横街，住房坐西朝东，居室不利于采集阳光，通风也不畅。为此，吴介安特地拉大进与进之间的距离，形成宽敞的院子，以采光通风。正厅乐寿堂门前的院子，就是一个花园，里边培植了许多的花花草草。介安在旁边辟有一间屋子，上悬自书“评花小憇”一匾，安排各式花几。每届春秋当令时节，移盆室内，请诸友光临，品茶赏花。

言晤一室

此室专为会客而设，每隔旬日半月，吴氏此室总是高朋满座，诸友谈锋甚健，说及国事，常常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一一化作文字。吴氏的“言晤一室”，还有“评花小憇”，除了柳亚子的磨剑室、周云的开鉴草堂之后，又一个南社社员集会的场所。

沈体兰　贞固堂　

沈体兰七岁时，父亲沈根黄在周庄购置住房，取名“贞固堂”，并将家中的桌椅、书橱等所有家具器皿一一刻上贞固堂字样，又为儿子取名流芳，期望儿子流芳百世。贞固出于《易·　乾·文言》“贞固足以干事”一语，含有坚贞不移，坚贞正道，始终如一之义。流芳后来改名体兰，终生以“贞固足以干事”作为座右铭，鞭策自己，探索人生，面对动荡的中国社会，激荡的世界风云，正道直行为后人作出了榜样。南社中人使用的书斋名，绝大多数是自己命名，象沈体兰沿用上代所取斋名较为少见。

沈次约　剑霜龛　　

沈剑霜出身贫寒，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读书做学问，他经常操刀为人治印，在吴江与上海的报刊上，多次刊出鬻印润格。剑霜二字，剑霜刀风的节缩，既作表字，也作斋名，也隐含着刻印的信息。
沈昌直　存庑　

沈昌直的存庑，与他的乳名有关，而这个乳名，直到昌直35周岁时才知道。这在他《复字阿存说》一文有着详细的记载。父亲去世，昌直仅只3岁，32年之后的一天，他整理旧书箧，见到父亲手稿里面有《阿存》一诗，一读发觉诗题就是父亲为他取的乳名。父亲去世，母亲呼此乳名自会勾起种种思念与回忆，因此不敢以阿存之名相呼，以至淡忘了。为了不忘先君，昌直决定将阿存取作为自己第二个字，专门为此作了一篇《复字阿存说》，同时以“存庑”命名自己的书斋。

陈其槎　寄庐　

周庄籍南社社友陈其槎在芦墟为塾师多年，租赁他人老屋，距离乡前辈郭频伽的神庐仅仅五十来步，于是取名寄庐，寄意遥深。制有一额，请社友沈昌直作跋，值得玩味，沈《跋寄庐额》语有云：“东江陈子安澜，以教授赁居吾乡，名其所赁曰寄庐。人见之，仅寄居他乡之意云尔。实则人生莫非寄者，不徒以庐舍暂寄其身……三界惟心，吾子之精灵固无往不可寄者耳，寥乎廓乎，陈子之有取于寄者，陈子于是乎远矣。……今陈子之有取于寄，又宁异于灵芬之所谓神庐者。……甚矣，陈子之有得于灵芬者多也。先哲后哲，其揆若一。余故乐为之说如此。若仅取寄居他乡之意，则浅之乎陈子之命名矣。庚申夏五弟沈昌直跋于分湖存庑。”

陈去病　百尺楼  浩歌堂  绿玉青瑶馆 　拜汲楼　崇文馆　洁诃堂　瞻园　淡泊宁静之庐　
吴江同里的陈去病故居，古朴典雅的民国年间的建筑，占地1364平方米，门楣上方原有“孝友旧业”匾额，进门有半亭、家祠旧址，现存建筑有百尺楼、浩歌堂和绿玉青瑶馆。

百尺楼

只有一楼一底，看上去非常之高，于是联想到李白在山西悬空寺的那首《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因此取名为百尺楼。

浩歌堂

此堂面阔三间，1920年落成时，陈去病刚好在读白香山的“浩歌行”，因此欣然神会，把新屋取名为“浩歌堂”。此堂是陈去病会客场所，堂中原悬有“女宗共仰”及“浩歌堂”横匾。“女宗共仰”匾，是孙中山先生褒扬陈去病母亲倪老夫人“鞠育教诲，以致于成”的亲笔题词。
绿玉青瑶馆

进门朝东一个月洞门，有楣额“绿玉青瑶馆”五字，由同里南社社员杨千里所书。绿玉青瑶馆，建于1932年。当时陈去病尽辞一切职务，回到同里老家，建此堂楼安度晚年。馆名出于倪瓒(云林)“依微同里接松陵，绿玉青瑶缭复萦”的诗句。陈去病母亲是倪云林后裔，知书达礼，堪称乡里楷模，对陈去病一生影响深远，去病感戴母恩，取此命名。

拜汲楼

在周庄老宅，民国四年遭火灾梦毁。早在童年时代，陈母就选取《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作为教本。陈去病一生最为崇拜的是汉代二位名人，一是武将霍去病，自己取字去病，后以去病名世；二是文臣汲黯，将祖上老宅命名为拜汲楼。汲黯在汉武帝时官居九卿，为政清廉，以民为本，陈去病崇敬他刚直不阿，敢于触犯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作为，以拜汲楼命名自己的居室，时时警醒自己以汲黯为楷模。

崇文馆

1923年，陈去病移家南京，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去病有崇文馆之设。陈氏古文功底扎实，知识面宽泛，更有相当深度，在文史博物方面尤有造诣。早在1906年，他就撰写了《烦恼丝》、《五石脂》等长于文史考证的文章。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有遗言要安葬在紫金山，可是大家都不知山在何处。陈去病的一篇《紫金山考》，将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1928年以后，陈去病出任古物保管委员会江苏分会主任和江苏省革命博物馆馆长，接下来又任江苏通志馆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晚年的陈去病政治热情消退，文史博物成果累累。

洁诃堂

1932年陈去病撰写过“法书名画供陶写，汉隶唐碑任斠量”对联，上面所用的启首章就是“洁诃堂”三字，仅此一见。也许此堂别有处所，也许是浩歌堂的一种异称，待考。

陈绵祥  秋梦斋

陈绵祥多愁善感，多才多艺，能诗能文能篆刻，特别喜好作诗填词，她对自己的诗词要求相当之高，稍有不满意就焚化不要。为此，她为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秋梦斋”。1924年8月，柳亚子偕馨丽重吊分湖侧畔的叶小鸾香冢，亚子撰有七绝：“一棹西风荐白苹，居然重访小鸾坟。自携秋梦斋中侣，来吊疏香阁上人。”陈绵祥一生所作诗词留下的很少，诗集名《秋梦斋焚余诗草》。

范烟桥　　向庐　小天一阁　无我相室　歌哭于斯亭　

向庐

1922年，范烟桥与父亲范葵忱在苏州市临顿路温家岸17号买了一幢宅院，举家移居姑苏。屋主以宅内有狐仙作祟，人丁不兴而廉价处理，仅索大洋9000元。范氏父子不信邪，泰然入住。宅院内屋宇古雅，围廊盘曲，院内假山玲珑，古榆参天浓阴长蔽，有一泓池塘，清水长绿，奇旱之季也不会涸竭，颇具江南园林之胜。宅西有“桤林小隐”，是明代吏部顾予威雅园遗址的一角，范氏父子就将宅院取名为“邻雅旧宅”。范烟桥以“一角雅园风物旧，海红花发艳于庭”一联称之。宅院面积不大，经范氏父子精心构筑布置，花厅、书房、旱船、池塘、假山、小桥、曲廊诸景俱全；花木尤胜，有山茶、玉兰、紫薇、腊梅、牡丹、棕榈等等，四季有景。苔痕草色，阶绿帘青，再加中堂条幅，对联立轴，书法丹青盈壁，图书典籍满架，真所谓室雅天地宽，主贤客来勤，邻雅旧筑天天高朋满座。
  　范父名“葵忱”，取葵心向日的意思。后来，范烟桥为纪念他的父亲，把“邻雅旧宅”改名为“向庐”。

  1967年，范烟桥去世，向庐归公；文化大革命之后，向庐重归范氏后裔，并列为苏州城市总体规划修复项目；目前已经恢复原貌，供四方宾客游览参观。

小天一阁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主人是明州（宁波）籍兵部右侍郎范钦，存书多达七万多卷。烟桥与范钦同姓，也喜好藏书，当然不及天一阁，于是称小天一阁。

无我相室

《金刚经》中提及四相，即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以及无寿者相，实际上这四相讨论同样的事物，就是“我”。 从《金刚经》的视角来说，有关无我相的“我”，归之于个人的不存在；无人相的“人”，指与我们相对待或有关联的不存在；无众生相则包括宇宙所有众生的不存在；第四种无寿者相从期望长寿而达到不担心寿命之长短。以上四相的前三者是空间的无我，第四是时间的无我。推究范烟桥的无我相，重在指第四种，有如此文字留存于世，不必担心寿命之长短。

歌哭于斯亭

歌哭是乱世常有的现象，明末如此，清末如此，民国年间更是如此。辛亥革命的成果为袁世凯窃取，接下来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曹锟贿选，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台。再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明争暗斗，小日本入侵，一个采取不抵抗政策，一个干脆腼颜投敌。对此，有良心的中国人岂能不歌哭？范烟桥的歌哭是不断舞动他那支健笔，小说、诗歌、散文、弹词、杂文，日写五六千言乃至上万言。

范光　虚受斋　

“虚受”一词，典出陈寿《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1905年，科举结束，新式学堂代之而起，清政府规定，凡高等学堂毕业可以分授七品官职，诱使吴地士子趋之若鹜；民国成立，更多的读书人四出奔波，为求一官半职。对此，范光时时提醒自己不得虚受，特将书斋题名为“虚受斋”，时时警策。

周云　开鉴草堂　　卷室　　景疏斋
开鉴草堂

周云本是乾隆时代工部尚书周元理第14代孙，家道殷实，堂号“寿恩堂”，有主落边落两进。边落第二进是一座花厅，朝南辟有一方院子，略具园林之胜，安排着船厅、半坡亭、拳石、石桌和石凳，植金桂、银桂各一，梓树四棵，挖有一个方形池沼，育金鱼，植荷花。池塘不大，直通东边的浒泾，因此池水特别清沏，这花厅周云安排成书厅，每当良辰美景之际，贤主迎来嘉宾，四美偕俱，或朗诵高歌，或吟诗填词，真正赏心乐事。周云从“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一诗中拈取“开鉴”二字，将花厅命名为“开鉴草堂”。在开鉴草堂，周云等南社社友先有消夏社之聚，接着在此还有酒社、消寒社等的聚会。

卷室

在开鉴草堂命名后的秋天，周云在草堂东侧隙地增筑三楹屋舍，与会诸人的诗词文章，逐一粘贴在新筑屋舍之内的墙壁上，琳琅满目的，供南社朋辈观摹、评论。此屋名为“卷室”。

周积芹　绿庐　

周麟书　　传笏堂　

民国16年以后，云南腾冲耆宿李根源寓居苏州，经常到费韦斋（柳亚子舅舅）堂上相聚，有消寒会之集。周麟书与韦斋相熟，结识了李根源先生。李得知周迦陵是明嘉靖吏部尚书周用（谥恭肃）的后裔，就把他珍藏的恭肃公遗物象笏赠于周迦陵。金松岑在《迦陵生传》中有记：“李印泉见迦陵执桐城聪咸题恭肃公归牧图诗，焱然起，拊迦陵之背曰：‘恭肃公之裔耶？恭肃公有巨泽，吾以巨金得之开封，今当贻子矣！’驱车良久，有急足造韦斋堂，纳巨裹于几，饮者争启之，则赫然恭肃公象笏也。”仔细摹挲，上面还有周氏六世孙镌刻的文字。周迦陵得到以后，视为传家之宝，在吴江松陵北下塘故宅园内大兴土木，起造华堂珍藏。李根源题写了“传笏堂”匾额，金松岑撰写了一篇作堂记，迦陵又请名家绘制了一幅中堂《还笏图》。堂屋落成，周家大宴宾客，陈列他搜集珍藏的象笏一百五六十种，还有冠带、宝剑、印章等珍品。传笏堂后原有花园，迦陵增建亭台廊轩，培植花木，命名为“笏园”。据周氏《笏园八咏》，除传笏堂外，笏园内有小匏叶龛、柱笏亭、藤花廊、松石坞、绿槐深处、又一村、学圃诸景。

柳无忌　柳寓　

柳无忌1946年赴美国定居，他先后在罗林斯、耶鲁、哈脱威克、匹兹堡、印第安纳诸大学任教，潜心研究中外文学、致力写作诗歌散文，著作等身。身处异国他乡，柳无忌特制了一块黑色的磁牌，上面题写着醒目的中文“柳寓”二字，挂在门口。

柳亚子　磨剑室　夏寓　红梨阁·红梨馆　拜孙悼李楼　　乐天庐　　礼蓉招桂龛（庵）　活埋庵　  羿楼·丽君庐·射日斋　　更生斋　　鸥梦圆簃（室）　史楼　上天下地之庐
籀史斋·思旧庐　

   磨剑室

    柳亚子黎里故居第五进楼下东首是柳亚子的书房，落地玻璃长窗，装有纱窗纱门。室内用宫窗隔成南北两间，北间作夏季卧室及歇乏之用，南间安放了沙发藤椅书桌书橱书架和笔筒，东墙上方有一横匾，上书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磨剑室”。磨剑室的取名源于贾岛的《侠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东墙上是南社社友傅钝根所赠的指书对联：“青兕后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对联很巧妙地把柳亚子当时的姓名和别号都镶嵌在里面。磨剑室的书桌上供有孙中山先生半身铜像，从1903年至1927年，柳亚子磨砺他那支如椽大笔24年，不屈不挠，奋勇前行，洋洋四巨册《磨剑室诗词集》、《磨剑室文录》就是他前行的足迹。 

　

    夏寓

1906年2月16日，  柳亚子经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天梅和朱少屏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接着柳亚子与高天梅、陈陶遗一起租赁了上海八仙桥鼎吉里4号寓所，柳亚子署其门为“夏寓”，实际上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机关部。署名“夏寓”，自有深意。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为夏后氏部落领袖禹的儿子启所建立。因此古代汉族自称为“夏”，或作“诸夏”、“华夏”。古人常用“夏”同“蛮夷”对称，蛮夷是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泛称。很明显，夏寓之名充溢着反清排满的情绪。
    “夏寓”一名由柳亚子所取，但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他与高天梅、陈陶遗三人共用的书斋。

红梨阁·红梨馆

    1919年秋，柳亚子在家乡黎里开辟了一个私人图书馆，称为“红梨阁”，后来，随着书籍的增多，又改称“红梨馆”。“红梨”二字与天下第一绸都盛泽有关。传说元末明初，沈万三在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居女眷，又种植红梨万株于湖滨，花开夺目，风景遐迩闻名，那湖因此得名称“红梨荡”。柳亚子的夫人郑佩宜娶自盛泽，郑家一门数代以诗文著名乡邑。佩宜夫人归黎里时随嫁不少书籍。柳亚子先生专门刻了一枚藏书之章“红梨饭”，钤印纪念。红梨饭，红梨阁藏书，饭者，精神食粮之谓也。

    拜孙悼李楼

柳亚子故居第四进是七楼七底的一幢楼房，当年柳家的生活起居楼，柳亚子曾名之为“拜孙悼李楼”。
    楼名“拜孙悼李”，年代不难推知，当在1924年2月到1925年3月之间，即列宁逝世之后与孙中山逝世之前。拜孙悼李，柳亚子旗帜鲜明地直陈自己的感情。先说“悼李”，就是哀悼列（李）宁。列宁逝世的消息传来，柳亚子在《新黎里》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哀悼列宁颂扬列宁宣传列宁主义。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柳亚子就接受了列宁的学说，在1922年出版的《乐国吟后序》文末，柳亚子自称“李宁私淑弟子”。再说“拜孙”，就是崇拜孙中山。“在现世界上，能够了解列宁的意义，继续列宁的事业，有做列宁第二的资格者是谁？说一声老实话，内举不避亲，要推我们创造中华民国的孙先生了。”“孙先生的道德，孙先生的气魄，孙先生的才能，都不在列宁之下。”（1924年3月1日《新黎里》报）柳亚子自1906年在沪上秘密谒见孙中山先生以后，一直亲聆孙中山的教诲，在孙的麾下呼吁奔走，不遗余力致力于国民革命。柳亚子尽管没有见过列宁，但他从列宁的著作中汲取力量，十分敬仰列宁，把列宁看作自己思想上的老师。在1924年的《新黎里》报上，柳亚子发表了系列性的《拜孙悼李楼随笔》，又请人刻了一方印章，文曰“亲炙中山，私淑列宁”。

　　

乐天庐
柳亚子因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蒋介石作了面对面的斗争。1927年5月8日，蒋介石政府上海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陈群派兵到黎里，夜半缇骑入室指名查捕。柳亚子藏匿在楼上复壁之中，虎口脱险，隐姓埋名，改名唐隐芝，偕佩宜夫人与长女无非一起东渡日本，在东京郊外井之头公园附近定居下来。
7月6日，儿子无忌与小女无垢也来到东京，一家团聚。时在东京的朋友郭谷尼、刘海粟、王济远等人经常前来聚首，日本朋友德永懒牛等也时时拜访。一时间，柳亚子家中热闹非凡，其乐融融。柳亚子自谓“万卷藏书无一字，自携竿木一身轻”，请王济远先生题写了“乐天庐”三字，制成匾额。

     礼蓉招桂龛（庵）

这个斋名专为悼念张应春烈士而取。张应春字蓉城别号秋石，1927年惨遭杀害时托名金桂华，故柳亚子有“礼蓉招桂”之署。古时有“心丧”之礼，老师亡故，弟子不穿丧服，心里时时悼念称为心丧；佛家又有“心香”一语，说衷心虔诚就能感通佛道，如同焚香一样，后来借指真诚的心意。1928年，柳亚子在寓所悬挂张应春烈士像片，把书斋改名为“礼蓉招桂龛”，龛，本是供奉神像的石室或柜子。可以想见柳亚子对张应春烈士执“心丧”献“心香”的痛彻和真诚。柳亚子年长张应春15岁，当然不是张应春的学生，相反张应春对柳亚子常执弟子礼。不过柳亚子对这位老乡同志兼战友的悼念之情与心丧无异。

活埋庵
1937年11月，淞沪沦陷。柳亚子独居上海辣斐德路，愤慨地自署居室为“活埋庵”。柳解释说：“记得南明大儒王船山先生在昭宗皇帝南巡缅甸以后，窜身土室发愤著书，自撰楹联道‘六经待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可以见其愤慨。而我呢，不喜欢儒家的学说，更不敢学粤陈湘何，自作聪明讲什么卫道的门面话，自然也不配去讲六经。不过，七尺从天乞活埋，倒是一语道破。于是我也学起王船山来，自署其居曰‘活埋之庵’，想等千百年后诗书掘冢的雅贼来发现了。”（柳亚子《自传年谱日记》之《八年回忆》218页）清代有个嵩亭和尚效法王阳明把自己的僧庵称为“活埋庵”。嵩亭上人有《题活埋庵》诗：“谁把庵名号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是从前死过来。”这位嵩亭上人是为反抗清廷愤世嫉俗而出家的。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现实，柳亚子义愤填膺，也自署居室为“活埋庵”，有自嘲有愤慨更有辛辣的讽刺。

     羿楼·丽君庐·射日斋

1940年，柳亚子离开了孤岛上海，结束了“活埋庵”的活埋生活，来到香港，移居柯士甸道107号二楼，自题寓所为“羿楼”。 取古代神话故事“后异射日”的意思，表示对日寇不共载天的仇恨和坚决抗战的信心。
    1942年，香港沦陷，柳亚子颠沛流离转辗来到桂林。于1943年元旦卜居桂林丽君路23号，一开始柳亚子署斋名为“丽君庐”，旋即更名为“射日斋”。

    从羿楼和射日斋二名，可以想见柳亚子先生的抗日之心。前者“羿楼”尚多文学色彩，含蓄而婉曲；后者“射日”矛头所向显豁明确，直截了当，快人朵颐。

更生斋

   1941年12月，九龙、香港相继沦陷，柳亚子居住的柯士甸道寓所为日军侵占，成为日本民政部情报班班长黑木清行的“官邸”。柳亚子被迫屡次迁移，最后偕佩宜夫人女儿无垢及外孙光辽至皇后大道公主行难民收容所避难。后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廖承志同志找到了柳亚子，一路护送来到桂林，暂时在环湖旅馆栖身，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亚子将暂时栖身的寓所取名为“更生斋”。
  　鸥梦圆簃（室）

    柳亚子的“鸥梦圆簃”也称“鸥梦圆室”，有两处，一在上海，一在北京。

    1944年在桂林，柳亚子请青年画家尹瘦石绘制了一幅《鸥梦圆图》。典出清代龚自珍“一家倘许圆鸥梦，昼课男儿夜女儿”的诗句。那时柳亚子夫妇栖身桂林，儿子柳无忌夫妇执教重庆，长女无非夫妇及女儿在上海，小女无垢与儿子去了贵阳，一家四散，鸥梦难圆。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年底， 柳亚子夫妇由重庆返回上海家中，与柳无非夫妇及女团聚；柳无忌夫妇与女儿光南于1946年1月5日到达上海，准备赴美；柳无垢和儿子光辽也回了上海，终于，一家人鸥梦团圆。这时，柳亚子在《鸥梦圆图》题了一首长诗，把上海旧宅称为“鸥梦圆簃”。簃，本指楼阁边的小屋，柳亚子用以指称辣斐德路（今复兴东路）旧宅。可惜，这鸥梦重圆为期短促，不到两月。柳无忌夫妇就赴美任教，从此，与柳亚子夫妇天各一方，竟成尘世永诀。

    新中国成立，柳亚子寓居北京北长街89号，此宅也有“鸥梦圆室”。1950年，柳亚子先生以《十二月十一日，晨坐鸥梦圆室，展礼先考钝斋府君遗像，惘然有作》为题，写了七首七绝，期盼合家团圆。以后又多次在鸥梦圆室所作的书信和诗作中提到“鸥梦团圆”。

上海的“鸥梦圆簃”，那时金瓯不全一家难圆，柳亚子只能苦苦企盼；北京的“鸥梦圆室”，儿女都已成才，奔赴海角天涯，为祖国为世界贡献才力，特别是无忌夫妇远在美国，可是在那个年代，一家团圆障碍重重，年已垂暮的柳亚子先生祈求全家团圆竟属于奢望。这两个书斋，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烙印。
  　史楼

使用时间从1947年12月至1949年2月止， 这个书斋在香港九龙宝灵街一号四楼前座。柳无忌、柳无非和柳无垢三人合著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其中《民主党派在香港新年团拜》一文中谈到香港九龙宝灵街居住过的房子时说：“这寓所已不是什么活埋、羿楼、射日之类，而是名正言顺的史楼。今日看来这命名甚为确当，就在这史楼上面，父亲留下了当时新中国政党的雪泥鸿爪。”

上天下地之庐

    这是柳亚子先生迁搬北京北长街89号开始使用的书斋，时间从1950年9 月直到他逝世。

    1950年9月11日，柳亚子全家由北京饭店迁居北长街， 这里的正厅柳亚子取名为“上天下地之庐”。旧式四合院，画栋雕梁装饰较新，环境良好，地处北海之南，故宫之西，中山公园之北，东厢房紧靠筒子河，风景极佳。柳亚子迁居后心情十分开朗。

    “上天下地之庐”的题名，先有茅盾先生后有毛泽东主席。据金绍先先生回忆，那是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茅盾、赵丹、金绍先、于立群等同志都来柳亚子新居作客。茅盾向柳亚子索阅毛泽东主席赠送的《沁园春.雪》亲笔手稿， 又阅读了柳亚子的《〈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早在1912年，柳亚子从南京托病辞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到上海，主特《民声日报》文苑，做反袁讨袁随笔式文章，那文苑就取名“上天下地栏”。茅盾是柳亚子知交，看完二词连声称好，在柳亚子和词“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一语中，摘取“上天下地”四字，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六字。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又亲笔为柳亚子先生题了“上天下地之庐”六个大字。柳亚子把毛主席的题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客厅正中，两旁是马、恩、列、斯的像片。

    籀史斋·思旧庐 

    柳亚子使用这两个书斋都是1951年至逝世。1951年，柳亚子定居于北京北长街，就将那里的厢房命名为“籀史斋”和“思旧庐”，透露了他晚年的两桩心愿。

    柳亚子在《“籀史斋”题名跋》中说：“余有志辑后明史，殆四十余年矣。胫胫微抱，老而弥坚。”（198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柳亚子选集》646页）后明史，柳亚子也称为南明史，他曾在《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一文中写道：“南明史料这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所以先得说明一下。所谓南明的范围，是从公元1644年即明历崇祯17年甲申5月3日弘光帝监国南都起，到公元1683年即明历永历37年癸亥8月13日汉奸施琅入东宁……共计40年”。搜集、整理、编订南明史是柳亚子先生素有的夙愿。早在17岁时，柳亚子就对南明史发生兴趣。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柳亚子困守孤岛“活埋庵”，开始从事研究。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世事多艰，国难当头，容不得柳亚子先生安放一方平静的书桌，不得不挺身而出为国家为人民号呼奔走。晚年有了安静的居处，“颜其斋曰‘籀史’，聊自鞭策耳”。籀史者，读史之谓。其实柳亚子决不肯停留在读这一步，他是要了却修南明史的那桩心愿。

    还在反袁斗争时期，周实丹、阮梦桃、宁太一等杀身成仁后，柳亚子呕心沥血地搜寻他们的遗著，编订出版，一则怀旧，二则励新。为新中国成立奋斗献身的柳亚子的亲朋好友更是以千百计，柳亚子当然不肯任其默默湮灭。就如柳亚子在《“思旧庐”题名跋》中所说：“国之历史文化，加演晋而不可割断，似毛主席有此主张。余既绘《旧隐图》，复撰《怀旧集》，意亦犹是”。（198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柳亚子选集》647页）柳亚子的思旧不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恩怨，而是为了让祖国的历史文化传之后人，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尽管精力有限，但柳亚子还是留下了不少闪光的篇章。

柳公望　挹采轩　

柳公望是柳亚子族弟，南社成立时尚处于童年，18岁起，追随柳亚子及南社诸子，1923年加入新南社，公望勤学苦练，立志挹采南社诸子之长，因此将书斋名取为挹采轩。

柳搏霄　栗庐　

栗庐，既是柳搏霄的表字，又是他的斋名。柳搏霄兴趣广泛，书画、摄影、博弈、乐器、金石、体育，精通各种乐器，喜爱昆曲。与周庄近邻的松江，有位俞栗庐，人称栗庐公，一位昆曲大家。柳搏霄由喜爱昆曲，而仰慕栗庐公，于是自取栗庐为别字，后又取为书斋名。

柳搏霄的孙女柳鎏，现在南京，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她研究板栗颇有成果，人称“板栗之母”。跟栗也有关系，真是巧合。

费公直　秋明阁　　双红豆簃　

秋明阁

对于秋明阁，费公直生前没有留下什么说道，不过“秋明”二字，映入眼帘，令人有明净澄沏种种联想，与人相应，则性若秋水，心如明镜。又，古人常以秋水比喻美眉的眼波，以秋明比喻宝剑的光芒。秋明阁，似乎还隐有犀利激进的一面。

夏应祥　灵芬别馆

1915年，夏应祥在南袁家浜购买一块地基，构筑起较为宽敞的新宅，沈昌眉专门为他拟作一副对联：“此地是灵芬馆旧址，其人与玉樊堂同宗”。南袁家浜是前贤郭麐居住过的地方，玉樊堂是松江夏完淳的堂号。夏单名麐，正好与频伽同名，于是依据郭氏的灵芬馆，为自己取堂名灵芬别馆。

顾无咎　悼秋盦　灵云别馆　僵梅庵  服媚室　

悼秋盦

顾无咎喜欢春天，喜欢燕子，每当冰雪消融之后，他总是盼望燕子的到来。他不喜秋季，秋总与忧、愁相联系。因此自取别号悼秋，南社中人大多知道悼秋，他的本名无咎，表字退斋、崧臣倒反而不大知晓。再说，顾氏多愁善感，以悼秋为名，的确与他的个性相合。1915年秋，黎里南社社友组建酒社，连续十三次会聚喝酒，其中第五次会饮于悼秋龛。

灵云别馆　

由别号悼秋之后，又有悼秋盦书斋之设。同样，灵云是顾氏又一别号，于是也就有了灵云别馆之称。

僵梅庵

顾悼秋是个怪才，他在自家天井里有一株古梅，经他培植，犹如一条僵蚕。于是将居室取名为“僵梅庵”。民国六年春天，柳亚子与顾悼秋、王大觉、凌莘子、黄病蝶、陈厔厂6人乘舟赴嘉善斜塘，途中亚子请以梅花为题作联句，其中续咏“凌三不胜衣，骨格如梅僵”二句。凌莘子听了说，这两句不好，僵字的解释，僵硬，仆倒，不灵活，都不是好字眼。顾悼秋独持异议，他主张人弃我取，不仅取名僵梅庵，而且请王大觉画一幅《僵梅庵图》，后请柳亚子作了篇序言，再征请了数十位社友的题咏。其中范烟桥的《题悼秋同学＜僵梅庵图＞》（见《同南》第六集）较有代表性，录几句如下：“我友顾子杜牧狂，清才堪比李东阳。……所居斗室有古梅，虬枝蟠屈僵蚕僵。……惟有一语告冷观，孤根有力耐风霜。顾子啸傲无余子，岁寒同此金精刚。”读范氏此诗，有助于理解悼秋其人。
服媚室

《左传·宣公三年》：“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意思是兰花国色天香，人一闻其香，当会心喜。因此，服媚二字，成为兰花的代称。

民国肇造，顾悼秋着实振奋了一阵子，可是接下来，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于是顾氏寄情于种种技艺，撰写诗词、文章，从事绘画、书法、篆刻，平时喜爱音乐，擅长吹笛，学唱昆曲。而这种种艺事，悼秋都爱在园林里进行。当时黎里镇有私家园林多处，悼秋在自家小园内也植有兰梅菊竹，花卉中他特爱兰花。服媚室之署，寄寓着顾悼秋以兰自拟的感慨。

钱祖宪　畏垒山房　

此斋名源于《庄子》，了解这一典故，可以理解钱祖宪取此斋名的寄寓。《庄子·杂篇·庚桑楚》：“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晋司马彪解释说：“庚桑，楚人姓名也”。不过，后人往往把《庄子》这一段里句首三字“庚桑楚”作为篇名，也作为人名。庚桑楚是老聃的学生，居住在畏垒山上，和他一起的是几个追随的弟子。有的弟子着力炫耀才智，庚桑楚就让他们离开；有的弟子标榜仁义，庚桑楚也让离开；只有敦厚朴实的弟子，待在他周围，作为他的役使。庚桑楚在畏垒山一住三年，那一带连年大丰收。百姓相互传言，想以供奉神灵一样供奉他，像对待国君一样敬重他。庚桑楚听到了，很不愉快。弟子们看到师尊不乐，感到奇怪。接着，庚桑楚与弟子们展开了一场哲理的对话，对话涉及诸多内容，有讨论认知的困难和是非难以认定的，有讨论如何养生的，更有讨论顺应自然倡导无为的。庚桑楚作为老师，没有强迫弟子接受他的思想，实在，这已是他无为而治思想的渗透。
钱祖宪早年在同里同川学校担任教员，1913年始，接任吴江文皇帝金松岑出任同川学校校长，至1919年，应吴江中学之聘，任吴江国文教员。看来，钱祖宪这位书生，掺杂着浓重的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以庚桑楚为楷模，心目中想把同里熏陶成畏垒山，扩大一点说，吴江也就是钱祖宪的畏垒山。
徐子为　只可楼　松筠小筑　清芬阁　

只可楼

徐子为出身于震泽富商之家，父亲徐帘青开设米行、丝经行、竹行及寿器店。经营得法，积财丰厚。宣统二年(1910年)在现在的梅场街34号，兴建宅院，号致德堂。为便于管理，将米行与丝经两行与家宅建在一起。

徐子为本名炳庐，号恒庐。早年请塾师王鹤清启蒙，王师非常赏识炳庐，炳庐年纪最小，学问长进最快，所作诗文格调高古，气势不凡。王师在震泽执教多年，所教学生数以百计，唯独最为看好炳庐。一次，王师撰写了一个条幅相赠：“只个小子可为也”。句中不用“这”而用“只”，一字之易，信息特多，更满含着王师殷殷之情。

父亲年事已高，炳恒年过弱冠，支撑徐氏家业。致德堂总共六进，坐南朝北，唯独第五进堂楼坐北朝南。徐家富有藏书，炳恒自小就搜集种种善籍珍本，不时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主通声气。炳恒在第五进楼内安置藏书，读书写作。为了不忘老师的期望，从条幅中拈出“子为”二字，作为表字，后来就以此名世；又取“只可”两字，将第五进堂楼命名为“只可楼”。

松筠小筑

致德堂的第三进正厅，徐子为命名为“松筠小筑”，原是徐家震源丝经行的行址，日逐商家汇聚，高朋满座。宽敞的庭院内，子为植有五针松和石竹，“松筠小筑”匾额由清末翰林钱崇威所题。

清芬阁
民国二十年，徐子为在上海与广东顺德籍南社社员蔡守相遇。蔡守以一幅梅花相赠，画幅是乡前辈徐焘与郭麏联手留下的珍物。徐、郭两人都是芦墟人，生前素有交谊。徐涛（1769－1801），字听松，号江庵，也作仁庵。郭麏（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又号邃庵居士、苎萝长者、复翁，右眉全白，亦号白眉生。徐善画山水、花卉，郭麏能画善书。早年，蔡守从北京冷摊上看到两幅画，是徐焘梅花郭麏的诗句，蔡守买了下来。其中一幅寄赠给了柳亚子，另一幅珍藏身边。1931年春，蔡守遇到徐子为，说自己本想寻访徐江庵与郭频伽的后裔，将手头的画幅相赠。可是寻访不易，现在遇到徐子为，是吴江人且又与徐江庵同族，于是就慷慨相赠了。

徐子为回到震泽，细思江乡先辈郁人的清芬，专门开辟一室储存起来，佳日节令，张挂出来以待学人高朋。室名“清芬阁”。

凌景坚　紫云楼　　耕莘堂　惜秋花馆　　

紫云楼

凌景坚家藏数十方端砚，其中一方宋代的十分名贵。景坚从“端州石工巧如神， 踏天磨刀割紫云”（唐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句中拈取“紫云”二字，作为书斋名。

耕莘堂

凌景坚家居吴江莘塔，清末民初交通较为闭塞，而民风淳厚，镇上读书人颇多，文化较一般乡镇发达。据《孟子·万章上》记载，贤相伊尹未遇汤时躬耕于莘野，隐居乐道。莘塔、莘野，都是莘，凌景坚取书斋名为耕莘堂，自号莘子、莘安。安于莘塔一隅，躬耕、笔耕。
陶惟坻　读书修德庐

清光绪十四年，陶惟坻中举，拣发河南任知县。十年宦海生涯，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惟坻倍感压抑，光绪廿四年（1897）决意辞官回乡，颜其居室为读书修德庐，招集周庄镇上一班好学少年，既读书更育人。

蔡寅　四铁斋　怀庐

四铁斋

早年，蔡寅怀着救国救民之心，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辛亥革命后，蔡寅被陈英士委任为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蔡寅立志公正行事，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四铁斋”，这四铁是：铁肩、铁面、铁骨和铁笔，他的结义兄长金松岑解释道：“惟铁肩能担责任，惟铁面能杜阿谀，惟铁骨能矫脂韦，惟铁笔能公是非！”（金公岑《为蔡冶民题四铁斋读律图序》）“四铁”成为蔡寅终身的座右铭。
蔡真　拊蕉桐馆　正义堂
拊蕉桐馆
蕉桐，一般作“焦桐”，蔡冠雄在焦字上偏偏要加个草字头，不知何故。蔡真爱好广泛，善于拊琴、吹笛，更擅长书法、篆刻。《后汉书· 蔡邕传》云：“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自此，焦尾、焦桐就成为琴的代称。

据蔡真考证，黎里蔡氏本是河南迁移过来的一个支脉，蔡家的老祖宗可以追溯到东汉河南杞县的蔡邕，对于蔡邕及其女儿文姬的生平事迹，他烂熟于胸，遇人常常道及。蔡真，字冠雄，也作观邕，自刻了一方朱文篆体印章“驻马观碑”，经常在他得意的书法作品上钤用。“观邕”及“驻马观碑”出典都在蔡邕，可以想见蔡真对这位先祖崇拜之一斑。

据《后汉书·列女传》载，会稽上虞有孝女曹娥，父亲曹盱是一名巫祝。安汉二年（143）端午，曹盱溯涛迎婆娑神，不慎溺水身亡。年方14岁的曹娥，苦苦寻找父亲尸骸而不得，沿江号哭17个昼夜，最后投江身死。县长度尚感动之余安葬了这位孝女，立碑纪念。后来，蔡邕读此碑文，在碑背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接下来，《世说新语·捷语》有记，一次，曹操与杨修骑马路过曹娥碑，二人驻马观碑。对蔡邕的八字隐语，曹操不解，问杨修如何理解，杨修点头称知道。曹请杨暂且不要说。二人并辔而行，30里过后，曹操恍然大悟，才请杨修透出谜底。原来，黄绢，即色丝，绝；幼妇，少女，妙；外孙，女子，好；齑臼，受辛，是辞字（受辞二字并列，是辞的另一异体），连起来乃“绝妙好辞”一句赞语。后人因此有“智差三十里”的说法。以上两段记载，前者，历史上实有其事；后者《语林》等书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不过孟德实在没有到过会稽，看来属子虚乌有。但是蔡真不仅对蔡邕为曹娥碑下八字隐语深信不疑，就是对曹操杨修驻马观碑“智差三十里”一事都津津乐道。听者说他“如数家珍”，蔡往往接口就是“本来么，就是我蔡氏的家珍！”

现在，拊蕉桐馆完好保存在黎里东蔡家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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